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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简称“湾大”）
的课堂有时并不在校园里。每隔两周，大一新
生梁思睿都会和导师寸晓东一起参加与企业
合作的科研项目推进会。这是他在报考这所大
学时不曾料想到的经历。

参与项目前，梁思睿自学了“深度学习”课
程的最新教材，但真正进入项目后，他发现AI
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超教材更新速度。课本中推
导了两页纸的公式，在工程实践中只是一行代
码。另一方面，课本为求完整涵盖大量知识，实
际运用可能只是其中一小块，却要深入许多。

梁思睿不得不改变学习思路。而这也是他
大一就选择参与科研实践的理由，“改变的关
键不是‘学完再干’，而是‘在用中学’”。某种程
度上，这也是湾大的办学思路。

大湾区大学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唯一地
处制造业腹地的公办高校。嵌入松山湖科学城
的校园毗邻华为、OPPO、vivo等诸多科技企
业，距离中国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也不过几公里。大学与科技企业、大科学装置
协同合作，让基础研究与业界需求得以相互支
撑，产业教授和企业导师等诸多业界力量，正
构建出一个产教共生的生态。

大一实践“寻找问题”
读大学前，梁思睿就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到

寸晓东，还主动联系过他。这位曾在腾讯担任
高级研究员的大学老师专注于视频生成与编
辑方向的研究，入选过斯坦福全球前2%科学
家排行榜。

拥有产业和学术双重背景的寸晓东吸引
了梁思睿。进入湾大后，他选了寸晓东作为学
术导师，还加入导师的GVCLab（可视计算实
验室），参与关于VideoMatting（视频抠像）的
计算机视觉研究项目。

大一就能进入实验室参与真正的科研项
目，让梁思睿特别惊喜。这项技术在视频编辑、
虚拟制作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项目团队
里，除了湾大师生外，还有来自企业的研究员
共同参与。

不过，他没有料到的是，导师寸晓东并没有
布置具体工作任务，而是让他大量寻找视频案
例，测试现有模型在什么时候会出错。“那段时
间，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对着屏幕逐帧分析。有的
视频在人物发丝边缘会出现‘毛边’，有的在快
速运动时前景会‘断裂’，还有的在复杂背景下
根本分不清前景和背景。”整整半个月，他没有
写一行代码，只是在找问题。“这和我过去的学
习体验完全不同。”梁思睿说。在课堂上，问题通
常是既定的，跟着老师的节奏，沿着课本的思路
按部就班地完成，答案早已写好。但在科研实战
中，他意识到，问题需要自己去发现。
“现实中的问题老师可能也不知道答案，

只能通过知识和经验提供一个解答的方向，具
体是否可行则需要通过实验和研讨得出。”有
时一个思路看似可行，但大量实验后发现效果
不理想，就要重新调整方向。这个过程没有标
准答案，甚至没有终点。梁思睿开始逐渐理解
计算机科学家谢赛宁说过的一句话：你不要想
着你不做这件事别人就会把这件事做了，你要
想如果你不做这件事，这件事在世界上就永远
不会发生。
“最后的解决方案不是某个人告诉我们

的，而是不断试错‘试’出来的。”梁思睿开始享
受这种“创造未知”的过程。每一次实验、每一
行代码、每一个模型改进，都在世界上留下独
一无二的痕迹，“这种创造感是任何课程学习
都无法替代的”。

为了鼓励同学们尽早接触科研和产业实
践，湾大给每一位本科生配备了来自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两位导师。此外，还有一位由业内人
士兼职担任的“企业导师”，解决职业发展层面
的困难。假期去哪里实习、做实践项目谁来指
导，企业导师都能帮上忙。“说实话，入学前我
几乎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唯一的想法是本科

毕业后继续读研。”梁思睿说。现在，他对未来
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原本对电子信息工程硬件
方向感兴趣的他，在科研实践中发现自己对计
算机软件工程兴趣更浓，也更擅长。

梁思睿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加入了导
师的实验室，有的同他一样加入计算机视觉项
目组，有的参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还有的
在研究“AI+医疗”。

新大学新制度新目标
与科技龙头企业、国家实验室和其他高校

的合作，在湾大被形象地概括为“大学+”。
梁思睿的室友是学校机器人兴趣小组“驭

浪者”的成员，这支刚成立不久就代表湾大参
赛夺冠的战队背后，有来自拓竹科技的工程师
深度参与组建和提供技术指导。

这类“大学+企业”“大学+大科学装置”“大
学+科研机构”的课程与项目在湾大不胜枚举。
不过，湾大副校长李晓明强调：“‘大学+’和传
统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不一样。打个比方，就像
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和globalization（全
球化）的区别。传统大学跟企业合作，是做一
个项目、卖一个产品，这叫国际化。我们想做
的是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搅
在一起。”

这种“搅在一起”的合作，在机构层面通过
共建联合实验室、共同研究行业共性技术难题
来实现，并非为了某一家企业的利益，而是带
动整个产业发展，使所有参与方都能受益。

对于东莞这座素有“制造业之都”称呼的
城市来说，这样的思路尤为适配。作为全国29
个万亿城市之一，东莞拥有极为丰富成熟的工
业产业链，但高等教育水平却属洼地。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东莞户籍人口300多
万，常住人口上千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
例不足20%。
“20年前，松山湖还是一片农田，引进了华

为、散裂中子源这些企业和机构后逐步发展起
来。现在，这里需要一所好大学。”李晓明说。

湾大采取“大类招生、分类培养”模式，大
一不分专业，大二起可自由选择数学、物理、计
算机、材料科学、工业工程、人工智能、未来机
器人等专业。“这些专业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是根据‘这里需要什么’生长出来的。”李晓明
解释，学校的学科布局与区域产业高度契合。

曾在北大工作数十年的计算机领域科学
家李晓明已年过花甲，聊起为湾大谋篇布局的
想法仍有少年般的热情。“2022年春天，在两

会休息期间，田刚院士说他在办一所新大学，
问我要不要去帮忙。我一听，‘大湾区大学’这
名字就令人向往啊。”

李晓明第一次来东莞考察时，湾大松山湖
校区还是一片工地，滨海湾校区更是只有鱼塘
和农田。“我看了之后觉得挺好，生出一种豪
情。我来参与创办，让这个地方突然冒出一所
新学校。”

新大学之“新”有很多层面，最显而易见的
是新制度。在公办大学中，湾大有个独特的标
签：无级别、无编制。所有人都以签合同的方式
被平等聘用。“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标准，而是我
们不按级别来安排人员岗位。”李晓明解释。

不过，他认为这些层面的“新”不过是新办
大学没有历史包袱的天然优势。真正的“新”，应
该是新的目标。“这个学校办成什么样子？不是
现在决定的，取决于培养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
人。湾大是高水平研究型的新型大学，我们当然
希望培养出梁文锋、王兴兴这样的人才，但社会
也需要有一批跟他们一起干的人。”

他以自己最熟悉的计算机领域举例，过去
几十年间影响行业的除了乔布斯、比尔·盖茨，
还有开发Linux系统的林纳斯、Python的创造
者吉多·范罗苏姆这样的角色。湾大的目标正
是希望激发出学生各种各样的兴趣，使其成为
不同行业里的中坚力量。

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
“我们最怕的是学生毕业时对专业失去兴

趣。别的都可以教，但兴趣一旦失去，就找不回
来了。”湾大教授何健飞说。他曾在华为工作
20余年，是2005年华为建立预研体系时的第
一批参与者。如今，他是湾大的产业教授。

这个转变的契机源于一次触动。2018年，
何健飞换了一辆好车。坐进去那一刻，心中有
个声音叩问：“我每天上班，就是为了买这样的
东西吗？”他想起自己真正的享受时刻——看
学术文章。“我那时候想，无论我获得多少财
富，最大的爱好也就是看看学术文章。那最适
合干的事，不就是做学术吗？”

2020年，何健飞选择去香港城市大学读
博，完成从业界到学界的转身，也将自己的专
业方向从硬件转向软件。正是这个从兴趣出发
的选择，让他踩准了AI产业发展的节奏。在华
为做技术规划时积累的前瞻性，令他始终保持
对学术前沿方向敏锐的判断力。
“理论给工程提供了可行性，也划定了极

限边界。只有知道极限在哪儿，才知道这条路

走到头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该掉头。”在业界工
作时，何健飞接触过许多业内顶尖工程师，他发
现，最好的工程师都会把工程实践和学术前沿紧
密结合。“我跟他们讨论技术方案时，他们都会拿
出一大堆学术文章。”

成为湾大产业教授后，他希望自己也可以培
养出“能写出新公式的工程师”。在新学期，何健
飞和另一位教授合开了一门选修课——零基础
玩转机器人，吸引了总数只有80位本科生中的
50人。

开学之初，老师给每位同学发了一包材料，
课程没有书面考试，评价的依据是自主做一个产
品。这门课程的目标也并非引导学生做机器人，
而是给他们机会去体验。“我们的初衷不是单纯
培养能力，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接触硬件，体验
一下将来可能做的东西，看到底喜不喜欢。尽早
体验，尽早选择。”何健飞解释。

何健飞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机
器人。这是大一新生莫宏在军训期间，利用业余
时间制作的。它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润外壳，头
顶戴着帽子和猫耳耳机的装饰。小机器人源自
2016年一个丹麦人发起的开源项目“奥特机器
人（Ottorobot）”，后来有人为它接入了小智AI，
让它拥有情感模型的对话能力。“我主要是设计
了它的外形。”莫宏坦言。这个门槛不高的项目，
让他在零基础的情况下，用10天时间自主完成
了一件作品。

通过自学3D建模软件Blender，莫宏重新设
计了外壳，把机器人的“打断功能”按钮从机器人
身体的底部改到头顶的帽子里。“这样操作更符
合用户思维，而不是工程师的思维。”何健飞尤其
欣赏这个细节的改动。在他看来，这个小小的成
果，远比课堂上的高分重要。

无论是科学家刨根问底的学术思维，还是工
程师精益求精的工程思维，或是更关注人与世界
连接的商业思维，都极具价值。但何健飞并不要
求所有学生都具备这三者，“关键是找到自己真
正感兴趣的事”。

自由生长的科研环境
除了学生可以选择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自由

的氛围也令许多老师感受颇深。
85后魏志阳是湾大物质科学学院助理教

授，2024年初就加入当时尚在筹备中的湾大。他
坦言，选择新成立的湾大，待遇比原来单位好。
但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那种被信任的感觉。
“很少有一个地方，给我这样的年轻学者这么大
的信任空间。”

在湾大，魏志阳可以带博士生、招博士后、拥
有独立的课题组，“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自己
说了算”。魏志阳初来时，学校还没搬入松山湖校
区。临时办公室在大学城一栋租来的三层小楼
里，那里挤满了年轻的PI（首席研究员）。魏志阳
做的第一件事是设计装修自己的实验室。“学校
给了一个空间，剩下的全靠自己想象。水、电线路
怎么走？设备怎么布局？完全没做过。”最终，新实
验室的布置先由他提出想法，再和施工团队讨论
细节，设计图纸来来回回改了一两个月，装修花
了近一年。
“过程挺耗精力。”但回想起来，魏志阳仍感

兴奋。当实验室最终按照自己的想法落成时，他
觉得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值了。魏志阳的办公室就
在实验室里，窗外能看到不远处松山湖的美景。
更重要的是，能和周边丰富成熟的产业链对接。

在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高地，一旦技术突破，
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转化速率很快。企业的需求清
单时常发到学校，谁有能力就去揭榜。魏志阳的研
究方向是磁性材料中的磁相变材料。“就像空调、
冰箱的制冷技术，目前靠气体压缩，但这样的气体
会带来温室效应，效率也提升到了极限。”魏志阳
解释，他研究的磁相变制冷用的是固体材料，没有
温室气体，设备小型化，效率还更高。

湾大的区位优势为他的科研带来诸多便利。
紧邻湾大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是国内独一份的大
科学装置，与魏志阳的研究方向紧密相关。学校
与其共建了一台谱仪，让他有了优先使用权。

有朋友问起新学校时，魏志阳常如实介绍，
生源没有传统学校多，建实验室也需要精力。在
他看来，湾大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人。“有些人更愿
意在已成熟的领域顺着走，湾大并非他们最好的
选择。反之，对有自己想法与独立需求的研究者，
这里能提供一个自由生长的科研环境。”

选择湾大的学生，也符合“有自己的想法”这
一特质。大一学生许雷回忆起自己填报志愿的心
路，“广东孩子普遍不愿意出省。高考出分后，我想
保院校又想保专业，特别纠结”。犹豫之际，在东莞
市大岭山镇工作的父亲告诉他，当地的朋友提起
过湾大。“大类招生，自由成长”的教学氛围让许雷
最终下定决心，选择这所全新的大学。在湾大，他
如愿以偿拥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入学半
年后，他与高中同学聚会时听说有同学在大学还
要上早晚自习，庆幸自己做了适合的选择。

在教学上，这所新学校也展现出不同样貌。
理工科学生必修的高等数学课程分为两种类型：
大班课和小班课。大班课上，曾在美国普渡大学
任教多年的教授把自己的授课形容为“玩数学”，
不会拘泥于课本，而是侧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维。“大咖来教本科生带来的不只是课本知识，更
是视野和思维方式。”许雷感慨。大班课启发思
维，10人左右的小班课则帮助学生把知识“一口
一口咀嚼消化”。

注重教育中的“留白”
新颖的课程规划背后是学校精心的改革设

计。湾大的课堂每节课只有35分钟。李晓明解释：
“这倒逼老师调整节奏，把该说的在有限时间内说
清楚，多些启发，少些灌输。”他注重教育中的“留
白”。“很多大学排课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我们
压缩课时，给学生留出时间自己琢磨事儿。”

李晓明并不完全认同传统观念中“拔尖创新
人才”的逻辑。在他看来，学校好好培养，学生自
然会冒出不同的样子，“都很好”。“我们讲国家栋
梁，是方方面面的。大国工匠、开源社区的贡献
者，或是把产品做到极致的人，都算。”

这是这位副校长个人质朴的教育理念，也是
湾大务实的目标。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深思熟虑和势在必行，
李晓明转身从书架上拿出一份《大湾区大学人才
培养战略》，娴熟地翻开，精准找到一个段落，逐
字读出：“高素质的研究型人才不意味着本科毕
业生都要继续深造读硕士、博士。事实上，我们将
特别鼓励大湾区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在有挑战性
的工作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或通过创新创业，
投身于产业发展。研究型人才，重在态度和能力，
即面对问题具有第一性原理思维的态度和创造
性解决的能力。”

湾大：科学城里“长”出的大学
特稿

大湾区大学正门。 李楚悦 摄

大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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